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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公元员远园苑年（明万历三十五年）深秋。
正值上午时分，女真满州国都城赫图阿拉城北的羊鼻子山，

沐浴着明丽的秋阳。遍山枫树，霜林醉染，叶叶涂丹，红艳艳

色彩斑斓。山坡上杂草间，芳龄二八的汉族少女范文娟在倘佯

穿行。她双手拨弄着密密匝匝的野生植物，不时弯腰俯首，分

明是在寻找什么。从她气喘吁吁、香汗淋漓的情态可以看出，

她已在山坡间劳作多时了。此刻她直起腰，用粉拳捶打几下发

酸的脊背，玉掌抿一下额头汗湿的云鬓，回头眺望一眼山脚下

苏克素护河旁绿树掩映中的秫篱茅舍。那贫寒的农宅小院，是

她温馨的家。她仿佛看到了花甲之年的慈父在病榻上痛苦的样

子，也就越发坚定了要找到一棵老山参为父医病的决心，便又

俯下身去搜寻起来。

太阳升得更高了，俗话说秋老虎，晒得文娟皮肤灼痛。山

野寂寂，只有她拨动野草的响声。就在她聚精会神寻找人参时，

文娟恍惚听见身后传来悉悉索索的声响。

这轻微的响动使她猛然一惊，早起临出门时兄长的叮咛不

禁又回响在耳边。“贤妹，愚兄进城卖卜，待赚得些许银两便与

父亲抓药。你要紧守门户，切勿上山挖棒棰。荒山野岭多有豺

狼出没，切记切记。”范文娟想起兄长文程的叮嘱，不由得一丝

恐惧掠过心头。转过身躯注目察看，但见灌木杂草在阳光下闪

烁着斑驳的色彩。轻风拂过，草丛与枝条抖动，发出微弱的声

响，莫说野兽，就连鸟儿也没有一只。文娟激跳的心平静下来，

暗笑自己倒是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她重又回转身，再次

专心致志地搜寻起人参来。

说来也怪，认真找时遍寻不见，而文娟无意中把目光投向

前方的山石间，就见一株茁壮的人参迎风摇曳着浓绿的枝叶。

一时间，她的心几乎要跳出来，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几度疑

为在梦中。掐掐腿股觉痛，仰望头顶湛湛蓝天，丽丽秋阳，分

明是在现实中。她轻手轻脚靠近那株参苗，似乎惟恐将人参娃

娃惊跑。

她俯跪在参苗前，数了数叶片，不觉忘情地亲吻起来。文

娟怎能不喜，按她的经验推断，这株参龄至少在百年以上，估

计重量在七八两之间。挖参人的俗语说得好，“七两为参，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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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宝”，挖到这棵参，何愁父亲医病无钱！她先取出一段红丝，

在参苗上打个死结，据说这样可以防止参娃娃遁走。再从腰间

摘下参铲，小心翼翼在外围相距半尺远掘出一道深沟，以免伤

其根须。因为按参行的规矩，根须越全越是值钱。范文娟为保

万无一失，她干脆放下了参铲，用如笋般娇嫩的纤纤玉指抠土，

她是那么用心，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过了大约一袋烟的光景，文娟把一棵酷似人形沉甸甸白亮

亮的大参捧在了手中，喜得她泪花儿在长长的眼睫毛上忽闪，

芙蓉般的粉面贴在参体上，忘情地唱起了山歌小调：

摇摇赫图阿拉赛仙境哎，
绿水长流山长青。

漫山遍野人参宝啊，

野果累累枝头红。

獐狍狐兔随手打 ，

貂皮如火暖茸茸。

待到三九冰雪冻，

铁锤凿开冰窟窿⋯⋯

文娟唱着唱着，突然钳口不语了，她感到有谁从背后把双

手搭上了肩头。这荒郊野外何人来开玩笑？回头一看，她“啊”

地惊叫了一声！一只大灰狼耷拉出血红的舌头，两眼闪出蓝幽

幽的凶光正定定地看着她！

文娟本能地用双手要将恶狼的一双前爪推开。哪里容她动

作，大灰狼双爪一抓，文娟上身的土布蓝色碎花夹袄已被撕开。

她那雪白的肌肤裸露在外，乳房上几道红红的血印子分外醒目。

文娟口呼救命，掉头就跑，但人参依然紧紧握在手中。她只不

过跑出几步远，大灰狼一蹿，双爪又搭上了她的双肩，随着她

的跑动，夹袄又被从后背撕裂，文娟身上几缕布条随风飘舞，

她的整个上身几乎已是裸露无余。

大灰狼似乎已无耐性，第三次扑上来，张嘴就向文娟玉颈

咬去。文娟用右手的参铲狠狠一铲，大灰狼的下腭被铲个正着，

“嗷”的一声后退一步，随之发起狂来，它不待喘息就呼地猛扑

上去，文娟立脚不住仰面栽倒。灰狼两只前爪扑向文娟前胸，

尖牙呲出的血盆大口，便去咬文娟的脖颈。强烈的求生欲使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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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娟平添了勇气和机敏，她就地一滚躲开狼爪，又一个鲤鱼打

挺跃起身来，边向山下飞奔，边高声疾呼“救命”！尽管她明知

这旷野荒郊杳无人迹，但还是下意识地呼救不止。一个女孩子

自然逃不过凶恶的灰狼。不过几丈远近，大灰狼再一次扑上了

文娟的后背。此时她已是精疲力竭，毫无气力，悲哀地闭上双

眼等待恶狼的吞噬⋯⋯

耳边一声尖啸响过，又是扑通一声响动，文娟睁眼一看，

却是大灰狼栽倒在地，一支雕翎箭直戳在恶狼的后背。

范文娟尚在懵懂间，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弥漫的烟尘

席卷而来。待尘埃落定，面前的高头骏马上，端坐着一位身着

软甲的魁梧青年，他的右手还挽着一把四尺有余的金缠银裹镶

翠铁胎弓。

文娟明白了：“将军，是您救了我？”

“路经山下，听得姑娘呼救，便一箭结果了这畜牲。”青年

说着忽然勒马退后几步，移开了目光，把脸扭向了别处。

文娟有些奇怪：“看将军的装束，想必是女真人。”

“姑娘眼力不错。”青年仍是扭转着脸，麻利地将上身的绿

锦马蹄袖战袍脱下，搭在弓上递将过去， “请姑娘权且以此

遮身。”

文娟猛然醒悟，低头见自己几乎是全裸上体，登时羞得面

颈绯红。特别是那一双莹乳，恰似玉琢，犹如凝脂，圆锥般挺

立于酥胸之上，不觉以玉臂遮掩。赶紧一只手接过锦袍，胡乱

套在身上。锦袍逛逛当当，足以将她两个人包下。

文娟面带娇羞深施一礼：“多谢将军搭救奴家性命，敢问尊

姓大名，以图对恩人后报有期。”

“举手之劳，何必言报。”青年并未隐瞒身份，“小可乃赫图

阿拉城中建州女真家族皇太极是也。”

“您！”文娟清澈的杏眼不觉流出惊异的神彩，上下仔细看

了又看，“将军便是努尔哈赤汗王的八贝勒殿下？”

“怎么，姑娘也有耳闻。”皇太极跳下马来，显然他对同范

文娟交谈抱有兴趣。

文娟眼中更射出敬仰的光芒：“贝勒王年轻英俊，文采过

人，弓马娴熟，百万军中如履平地。这赫图阿拉周遭数百里，



第
一
章

狼
群
与
佳
人

皇
太
极

缘摇摇摇摇

谁人不在争相传颂。今日得见，实为三生有幸。”

“姑娘谈吐不俗，非似农家女子，肯否赐告芳名。”

“奴家范氏文娟，家严曾在直隶中举，自幼随父习诗作文，

不过粗通文墨而已。”她明显是所答甚多。

“原来是范小姐。”皇太极已睹文娟玉体，见其身形婀娜，

眉目清丽，举止得体，比起健壮英武的女真姑娘，多了几分端

庄妩媚，未免心下生爱，便进一步发问，“未知芳龄几何？”

文娟嫣然一笑，这问话分明是对方传递过来爱的信息：“奴

家正值二八年华。”

“鄙人与小姐同庚，也是一十六岁。”

对方意图愈加明了，文娟毕竟是女孩家，不敢与皇太极对

视，只得低垂粉面。这一看，她发觉那只大灰狼竟在喘息，而

且双眼睁开，发出蓝森森的凶光。她倒是有了话题：“八贝勒，

这狼，它，它尚未毙命。”

“哦。”皇太极走近大灰狼，伸手将雕翎箭拔出，“这箭还要

再派用场呢。”

大灰狼痛得整个躯体剧烈地抖动几下，张开血盆恶口，贴

伏地面之上，用尽最后力气，“呕———嗷———嗷———”长长地嘶

鸣，其声尖厉，余音袅袅。范文娟有生以来，从未听见这样的

狼嚎，她感到全身发悸，直起鸡皮疙瘩。额前的刘海，似乎都

根根竖立起来。

自小即随父射猎的皇太极，早就听父兄辈们讲过狼的习性。

这一声狼嚎，使他立刻意识到大祸临头。说声不好，便拔出了

腰佩的镔铁长刀。

狼这种动物，是最讲群体性的。大灰狼的长嚎，是向同类

发出的信号。几乎与此同时，旷野四外响起了此落彼起此呼彼

应的狼嚎。皇太极的坐骑宝马“乌云兽”，躁动不安地四蹄乱

蹬，“咴咴”嘶鸣。

文娟一见皇太极神色有异，忍不住发问：“八贝勒，为何如

此紧张？”

皇太极并未答话，而是举目四望，右前方山坡上，大约几

十丈远，有数株高大的老榆树。皇太极二话不说，薅着范文娟

的左臂就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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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贝勒，您这是做甚？”

“快，快走！”皇太极步下加速。

文娟踉踉跄跄勉强跟上：“八贝勒，您放开我，这究竟是所

为何来？奴家要被您扯零碎了。”

“范小姐，而今顾不得许多了，保命要紧！”皇太极言犹未

落，山坡下便陡然荡起了团团黄尘。尘雾中，蹿出一条条跃动

的身影。转眼间，十几只凶狼已扑到近前。

文娟看见，远处已是尘烟蔽天，黄土的灰尘在随风滚动。

这才明白了事态的严重：“不好，狼群，是狼群！”

“不要惊慌，赶快上树躲避。”皇太极拖着文娟奔向老榆树，

相距尚有十数丈远近，然而领先的恶狼已嚎叫着猛扑上来。

皇太极右手腕一抖，刀光闪处，为首的恶狼身首异处。一

腔腥血喷出，溅得皇太极、范文娟，还有乌云兽，周身上下皆

是血腥。头狼毙命，已经奔至近前的十数头狼都被震慑住，停

在原地形成一个扇面型的包围圈。

皇太极趁机将文娟抱上马背，牵起来直奔老榆树。狼群随

之尾随过来，而且试探着逼近了。

皇太极且不理会，他急切地对文娟：“快，站起，上树。”

文娟手把榆树枝干，站在马鞍上，再一用力将身体吊上，

便坐在了枝桠间：“八贝勒，您也快些爬上来。”

皇太极扫视狼群一眼，发现一只毛尖全白的老狼来到，心

说糟了，真正的头狼到了，只怕今日难以脱身了。他利用这宝

贵而短暂的时间，连声催促：“范小姐，再往上，还要向上。”

文娟居高临下，放眼一望，视野中至少有百十只狼还在向

这里汇聚！她的惊叫已是另一种声音：“八贝勒，狼群，无数的

狼群哪！”

哪里还容皇太极上树！那只白毛尖的母狼一声凄厉的低嚎，

这是向狼群发出了进攻令。瞬间，处在第一线的十几只公狼同

时跃起，似乎要把皇太极撕碎。

好一个皇太极，不愧自幼习武绝技在身，他就地一个旋转，

镔铁刀的寒光便将他包裹起来。再看面前，七八只狼断为两截，

另有几只爪残身缺在地上挣扎哀鸣。然而，这下马威并未使群

狼怯步，狼这种动物堪称是最有前仆后继精神的。不需头狼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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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号令，也绝不给皇太极喘息之机，第二群狼足有二十只又一

拥而上。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猛虎架不住狼多。此时此刻，

皇太极便有些顾此失彼了。

那宝马乌云兽见主人有难，亮起四蹄，连蹬带踹，外加嘴

咬，也对付五六只恶狼。皇太极手中刀又使二十几只狼毙命，

但那狼群反倒又增加到五十多只。皇太极心中明白，照此下去，

他便有三头六臂铁打钢铸的身躯，也必将被群狼撕成碎片。想

到此，他一跃跳上老榆树。

那乌云兽见主人上树，回头望望，长嘶一声，腾空跃起，

便飞出了群狼的包围圈。此刻，狼群约有六七十只，它们的目

标是皇太极，没有顾及乌云兽的逃逸。那宝马颇通人性，又掉

转头来向主人长鸣一声，便如离弦之箭冲向前方，眨眼间即不

见踪影。

乌云兽脱离险境，倒使皇太极可以专心对付狼群了。但是

他很快发现，这老榆树也并非安全所在。眼见得靠前的十数只

公狼，又向树上扑来。为首一只四爪扒在树干上，恶狠狠向他

腿部便咬。皇太极左手扶住树杈，右手刀一挥，这只狼即被腰

斩为两段。然而，群狼这种视死如归的习性实令皇太极头疼。

一只方被杀死，另一只随即发起攻击。就这样没过多久，大榆

树下已堆积起三十多只狼的尸体，而恶狼的攻势依然不减。皇

太极早已是气喘如牛，汗流浃背，手臂酸软，挥刀分外吃力。

而后续进攻的群狼，站在死狼的尸身上，又拉近了与皇太极的

距离，犹如老榆树变矮了一样。

皇太极边挥刀阻遏狼的进攻，边对上面的文娟说：“范小

姐，你需再向上攀爬一段。”

文娟虽说未与群狼搏斗，但连惊带吓此刻也已是周身瘫软

无力，她望望上面只有胳膊粗的枝杈，感到为难：“八贝勒，奴

家已是一丝力气皆无，怕是爬不上去；即使爬得上，那么细的

树杈也难承受住一个人啊。”

群狼狂吠不止，进攻毫不停歇。皇太极穷于招架，但他对

文娟依然是柔声慢语：“范小姐你看，群狼可以轻易咬到我，必

须再向上！快，向上爬！”

文娟向远处一望，四面八方仍有三三两两的狼向这里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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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绝望了：“八贝勒，这狼您是杀不尽了，实在是太多了，今天

我们只怕是难以逃生了！”

“你只管向上便是，只要有我在，保你性命无虞。”皇太极

也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了，他伸手托起范文娟的臀部，

将她举上了更高一层。他也随之登上了适才范文娟栖身的树干。

与群狼拉大了距离，皇太极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抬头向上张望，

发现范文娟骑坐的枝杈忽忽悠悠，似乎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

“范小姐，这枝杈恐怕真难以承受。”

范文娟倒显得从容镇定：“八贝勒，眼下只能听天由命了。

若非您搭救，奴家已入狼腹多时了。我死倒不足惜，只是牵累

您受难叫我心中不安。”

“人生在世，哪有见死不救之理。”皇太极看看与文娟的上

下距离，立刻有了主意，“来，你把双脚踏在我的肩头，这样可

以减轻枝杈的压力，可保你万无一失。”

“这⋯⋯如何使得？”范文娟犹豫着，“您贵为贝勒，我一民

女，奴家实实不敢亵渎尊躯。”

皇太极说：“这有何干，你我如今是同难之人，理当同舟共

济，还讲甚尊卑身份。”说着便用手拉过范文娟双脚，放在自己

双肩。

范文娟见皇太极诚恳，也就不再坚持，遂将双脚放在了皇

太极的肩头。

二人此时全都感到奇怪，群狼为何停止了进攻？

这时耳畔传来了“咯嚓”、“咯嚓”的声响。皇太极低头望

去，心说不好。原来群狼围着这株半尺多粗的大树，正在啃噬

其根部。群狼替换着啃树，尖牙利爪齐上，树的根部已被啃出

了一溜沟！显然是群狼不能上树攻击，欲将树啃倒再吞噬二人。

范文娟何等聪明，情知用不了多久，老榆树就将被啃倒，

自己难免要被群狼撕成碎片。她不忍皇太极受连累，便说：“八

贝勒，树倒只在迟早之间，您趁着尚有余力，又有奴家在此吸

引狼群，快些杀开一条血路逃生去吧！”

“范小姐哪里话来！想我堂堂男子汉，怎能在危难之际抛下

一个弱女子自顾逃命。”皇太极断然拒绝，“只要我有三寸气在，

必保范小姐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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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娟低头观望，群狼的牙爪简直胜过铁锯，榆树根部已

被咬掉一小半。她叹口气说：“八贝勒大恩永生不忘，然同归于

尽又有何益？时间不多，大树即将倾倒，八贝勒尽快离树杀

出吧！”

“我意已决，范小姐不必再说，皇太极决不会临阵脱逃！”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二人都沉默不语。下面，群狼啃树的

声音便显得愈加清晰。那“咯嚓”、“咯嚓”的声响，如同在啃

噬着他二人的心、撕扯他二人的五脏一般。皇太极心中明白，

只要榆树一倒，他二人就必死无疑。下面的狼群足有两百多只，

凭自己一把刀和疲惫的身体，要想活命那只能是梦想。想到了

死，不禁又引发许许多多的联想。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生身母

亲，想起了母亲临终前的把手叮嘱，那悲婉凄苦的终生难忘的

一幕⋯⋯

公元员远园猿年（明万历三十一年）深秋，刚刚从烟筒山下的
费阿拉城迁都到赫图阿拉的女真满州国汗王努尔哈赤，便遇上

了最大的烦恼事。他的第六位也是最宠爱的妃子，即皇太极的

生母叶赫那拉氏，突染沉疴卧床不起乃至病入膏肓，眼见得已

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地处祖国东北的赫图阿拉，九月早晚的

天气已是凉意袭人。努尔哈赤一夜衣不解带，守候在爱妃炕前。

不知不觉间，他刚好打个盹，就听见耳畔传来温柔的呼唤声：

“汗王，汗王。”叶赫氏睁开了一双顾盼生辉的凤眼，久病

之后，明眸中又闪出迷人的光彩。

努尔哈赤喜出望外：“我的爱妃，你总算醒过来了。你足足

昏睡了一天一夜呀，这下好了，病鬼山魔一定被巫神赶走了。”

叶赫氏心中明白，她不相信自己的重病突然会有转机，她

想这大概就是所谓回光返照吧。情知去日无多，她急切地要知

晓最关切的事：“汗王，妾妃所求与母相见之事，还望看在多年

夫妻情分上⋯⋯”

努尔哈赤不等她说完，便急于表白：“此事万万不可误解，

虽说叶赫部无端与我反目成仇，然爱妃欲见生母一面，我努尔

哈赤焉能不允。因见马差迟迟不来复命，我又先后派出两起信

使。爱妃勿躁，我想至迟也就在今明两日，令堂大人一定就会

到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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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我自幼百般疼爱，总不会在女儿辞世之前不来见这

最后一面。”叶赫氏说时有些悲哀。

“爱妃不可如此说，你才刚刚二十九岁，前面的路长着呢，

我怎么舍得你将我抛闪呢。”努尔哈赤尽量展开笑颜，“你已多

日水米未进，而今明显见好。想吃啥尽管说来，好吩咐厨房

去做。”

叶赫氏脸上现出了好看的笑容，她在努尔哈赤面前总是那

样温顺：“汗王，我一点儿也吃不下，眼下除了要见母亲之外，

就是特别想见到我儿皇太极。”

“好，我就去传他晋见。”努尔哈赤起身。

未等传话，十二岁的皇太极就已掀开竹帘入内。母子连心，

皇太极挂记母亲病情，一大早就来到院中等候。只是未经父亲

允诺，不敢擅自进入。听到父亲有话，他便应声而入。他上前

彬彬有礼：“儿臣拜见父王母妃。父王千岁，母妃安康。”

“王儿免礼。”努尔哈赤因宠爱叶赫氏而喜欢皇太极，爱屋

及乌不能说不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可说无处不令

努尔哈赤欢心。在他现时的所有子女中，惟有皇太极精通书史，

诗文俱佳，而且他弓马武艺也十分了得，又长得魁伟雄壮，十

二岁便如十六七岁相仿。待人接物，礼数周全。因此在他年仅

十岁时，努尔哈赤便将总理全部家事的重担放在了皇太极肩上。

皇太极果然不负他之所望，事无巨细，大到婚丧嫁娶，小到柴

米油盐，无不处理得井井有条。努尔哈赤可以放心去管理国事，

皇太极的兄长们也就可以随父征战厮杀，免却了后顾之忧。为

此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在众人面前夸赞：“都说汉人甘罗十二岁为

太宰，周瑜十三岁为水军都督。我儿皇太极不比他们差，也是

个神童啊！”因此，他只要见到皇太极，必然是喜笑颜开，此刻

尽管叶赫氏病重，他也是笑眯眯看着爱子说：“王儿，你母之病

已见起色，快上前劝说她早进饮食，也好早日康复。”

“儿臣遵命。”皇太极这才移近母亲炕前。

叶赫氏早已伸出手，急不可耐地将儿子拉到身边，爱怜地

抚摩着皇太极的头，上下打量个不住，显然是不放心地问：“我

儿一切可好？”

“多谢母妃挂念，儿臣读书习武不敢懈怠，家务逐日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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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无一丝纠葛，母妃尽可释怀。”

努尔哈赤打断他母子的话：“王儿，当务之急是要你母亲进

食。你是她的心头肉，劝说必定有效。我去去就来，听你的

回话。”

努尔哈赤走后，皇太极不敢有违父命，便对母亲说：“母

妃，几日不食，如何使得，还是⋯⋯”

“儿啊，趁你我母子单独会面这难得良机，为娘有几句肺腑

之言要嘱咐与你。”叶赫氏说着，已是珠泪流淌。

皇太极见了不免发慌：“母妃，是儿臣不孝惹您伤心。”

“儿啊，你无需自责。实不相瞒，为娘已是不久于人世，自

忖已难过今日。”说着，便泪如雨下。

皇太极愈加慌神：“母妃，怎可出此不吉之言？您正值青春

年华，儿臣还需要您照看长大呀。”

“儿呀，为娘去后，你要切记三点。”叶赫氏忍住泪，意切

切情真真地说道，“一要刻苦习武攻文，此为立身之本。身怀文

韬武略，日后也可为你父汗分忧。”

“儿臣谨记。”

“第二，要和睦待人。千万不可自恃高贵，盛气凌人。无论

对部属，对子民，都要以礼相待。”

“儿臣记下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儿要有雄心和抱负。汉人俗

语道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儿身为贝勒，在我女真

人中也算得位极人臣，但不知我儿满足现状否？”

“母妃的意思，莫非要孩儿参与国事？”

叶赫氏不觉喜上眉头：“我儿虽小，却能与为娘想到一处。”

“请母妃再加教诲，以解儿愚蒙。”

叶赫氏无限感慨道：“为娘嫁过建州之后，你父汗恩宠有

加，对我儿也格外疼爱，焉能不招人忌。为保永世富贵平安，

为娘早已有意待时机成熟时，劝你父汗立你为储，以继其位。

照你父汗眼下的态度，事成只在早晚之间，岂料天公不诺，为

娘大限已到，不及促成我儿立储，实为此生最大憾事。愿我儿

日后好自为之，莫放过一切机会，以忠孝仁义博得你父汗及臣

民认可，倘能继父代汗，为娘在九泉之下，方会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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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妃厚望，儿臣定当竭尽全力！”皇太极想起就要失去慈

母的呵护，未免心酸，“只是母妃青春正富，儿臣尚需庇佑，想

来不会抛闪孩儿乘鹤仙归的。”

努尔哈赤处理公务后又匆匆返回，他心中最挂记的是叶赫

氏的进食：“皇太极，劝说得如何，不知你母妃欲吃何种食物？”

叶赫氏惟恐引起努尔哈赤不满，强作笑颜：“汗王，此刻妾

妃忆起孩提时，随母在叶赫草原玩耍，捡食野果黑天粒的

情景。”

“爱妃所说就是如樱桃大小、黑紫颜色、如葡萄一般酸甜可

口的野果子？”努尔哈赤说来止不住咽下口水。

“正是。”叶赫氏倒也确实对此有了食欲。

皇太极也接过话来：“这种野果，城北羊鼻子山坡上也有，

儿臣即曾采食过。”

“如此说来，王儿速去采摘。”

“儿臣遵命。”皇太极起立欲走。

“慢。”叶赫氏叫住他，天底下母爱是最真挚的，尽管她已

病入膏肓，但依然在为儿子着想，“汗王，时令已是暮秋，野草

已见枯黄，只怕黑天粒难得寻觅了，不去也罢。”

“虽说天气转凉，但野果总会有残留枝头的，也难得爱妃重

开食欲，说不定可以找到，王儿还是寻找才是。”努尔哈赤挥手

示意皇太极离开。

皇太极蹲安告别：“父汗放心，儿臣一定不辱使命。”

叶赫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惟恐不能再与爱子相见：“我

儿，无论寻到与否，都要快去快回，以免为娘望眼欲穿。”

“母妃，儿臣一定速归。”皇太极如飞而去。

一则父命难违，二则也想尽一份孝心。皇太极乘马如离弦

之箭，飞驰到羊鼻子山上。功夫不负苦心人，总算找到了一串

黑天粒。

当他兴高采烈地回到母亲炕前时，却见父亲正在大发雷霆。

母亲在炕上斜靠在被垛上，正伤心流泪。地上站着一位风尘仆

仆的客人，皇太极认出来人是叶赫部的管家南太。

努尔哈赤正在对南太大发雷霆：“你们的头人钠林布禄也太

不通情理了，即便双方有隙，毕竟是郎舅之亲。我的爱妃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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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母一面，为何横加阻挠！”

叶赫氏已悲哀至极，支撑她生命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

她伸手遥指叶赫城方向：“母亲，女儿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您

了！”她软瘫下去，仰卧炕上，合上了双眼。

皇太极奔跑至炕前，拉起母亲的手摇晃着：“母妃，您快醒

来，您不能丢下儿臣哪。”

叶赫氏艰难地半睁开眼睛，用尽最后力气断断续续地留下

了她人生的最后期待：“我，儿，一定要，为，娘，争气，要，

要⋯⋯”她的手一松，一缕香魂飘飘渺渺升天去了。

皇太极，这位十二岁的王子，心怀丧母的巨大悲痛，他没

有号啕大哭，只是任凭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流下。他的耳畔回响

着母亲的临终叮嘱：“你倘能继父代汗，为娘在九泉之下，方会

含笑瞑目。”

自此，这句话时刻萦绕在皇太极的心头，他暗自发誓，要

不负母亲期待，要实现母亲的遗愿！

弹指间，五六年倏忽而过。皇太极凭自己的刻苦与才能，

自忖已博得父汗的好感。他在殚精竭虑地向既定目标攀登，日

积月累地向前推进。可是，怎么会想到，今日为救一个汉人少

女，竟要葬身狼腹。他仰望一下蓝天，心中发出呼喊：“天哪！

我死倒不足惜，母亲生我一回，未能实现她的生前遗愿，我皇

太极有何面目在阴间与她相见？苍天！”

“咔、咔、咔、咔。”群狼在下面啃噬树根的声音传入耳中，

皇太极俯首望去，见木屑已堆起一圈，显然是树倒在即，同时，

他感觉到了大榆树在轻微地摇晃⋯⋯

“咴⋯⋯”一声长嘶远远传来。

“是乌云兽。”皇太极若不是在树上，几乎要欢呼跳跃起来。

与自己常年为伴的坐骑，自己焉能不知它的习性。在这生死关

头，乌云兽返回来援救自己。不，是这匹有灵性的战马，从赫

图阿拉城中搬来了救兵———他在树上望见一队马军，足有数百

人，在乌云兽引导下，正风驰电掣般向这里狂奔。

“皇太极，休慌，我来也！”大贝勒褚英一马当先杀入狼群。

五百精锐马军杀到，镔铁刀寒光闪闪，花杆枪枪枪见血，

耳听得群狼哀吼惨叫。皇太极兴奋得难以自持，他瞥见乌云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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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空跃起，从群狼身上飞奔到树下，便看准马背，跳下树杈，

稳稳落在鞍鞒之上，手中刀便向群狼挥舞，转眼间便有十数只

恶狼血肉横飞。

一刻钟后，群狼丢下了三百多具尸体，特别是在那只为首

的头狼毙命于皇太极的刀下之后，余下一百多只四散逃命去了。

皇太极顾不得擦拭满身血迹，驱马至褚英近前，躬身一礼：

“多谢大阿哥及时相救。”

褚英说话向来不冷不热：“要谢当谢你的宝马乌云兽，要不

是这牲畜张嘴叼住我的战袍死不松口，又尥蹄子又蹭头，我还

真不知你在此有难。这也是你命不该绝啊。”

皇太极感到褚英的话有点发酸，但他脸上并不表现出来：

“还是大阿哥疼爱小弟，这条命就是您给的，以后若有驱使之

处，定当竭尽全力。”

“行了，用不着嘴这么甜。只要在父汗百年之后，你能拥立

我继位，就算有良心了。”

皇太极感到心里不舒服。褚英的口气分明是期待早日掠取

汗王的权力，这不是盼父汗短寿嘛。但他依旧不表现出反感，

而是极其恭顺地：“大阿哥为长，继位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但愿你心口如一。”褚英换过话题，他的性格是，对一切

都持怀疑态度：“你不在城中管理家务，到这羊鼻子山所为何

来？该不是父汗交与你什么特殊差事要办吧？”

努尔哈赤在诸多子女中，对皇太极最为偏爱，因而遭到众

阿哥的猜忌，而身为大阿哥的褚英尤甚。皇太极岂能不知，故

而他要十分认真地回答，以解除长兄的疑心：“小弟饭后无事，

来到这山脚下遛马，不料听到有人呼救，为救一汉人少女，才

与狼群相搏。”

褚英不觉发出冷笑：“救人？那汉人女子何在？莫不是插翅

飞走了不成？可笑你谎话未曾编圆。”

“大贝勒，奴家在此。”树上的范文娟早将他二人对话听在

耳中，未免高声应答。

皇太极这才想起文娟尚在树上，回头招手：“危险尽除，范

小姐快请下地来谢过大阿哥救命之恩。”

“这，”文娟感到为难，“奴家如何下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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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一想也是，上树时是在马背上，况且有自己托举，

便走到树下，张开双手：“范小姐，只管跳下来。”

文娟看准，松手跃下，恰好落在皇太极怀抱之中。范文娟

的粉面，与皇太极的脸也挨在了一处。她瞥一眼皇太极，又与

皇太极目光相对，不觉羞得面红耳赤，赶紧落下地面，低下

头来。

褚英一直在旁冷眼相观，尽管文娟与狼群搏斗后，已是衣

装不整，但她身上那件皇太极的战袍，却掩不住天生丽质的窈

窕身躯。仿佛是月宫仙子故作乞丐，依然是风采照人。褚英不

由得两眼紧盯着范文娟，口中发出揶揄之语：“难怪八阿哥拼却

性命来此幽会，原来有这样一位勾魂的美人哪。”

“大阿哥取笑了，小弟与范小姐素昧平生，岂有约会之举？

实乃闻她呼救而来相助。”

“如此说来，八阿哥与她毫无瓜葛了？”

“正是。”

“那就好，那就好。”褚英禁不住放声大笑。他双目如锥，

狠狠盯住文娟的胸部。

文娟感到那目光是淫邪的，不觉低下头细看，顿时羞得无

地自容———皇太极那宽大的战袍，怎能遮严她的玉体，大半个

酥胸敞露出来，莹洁的双乳清晰可见。她下意识地用手将战袍

掩上，一只手再也不敢松开。

皇太极见褚英笑个不住，疑惑地发问：“大阿哥为何这般笑

个不住？”

“八阿哥与她并无瓜葛，那是再好不过了。”褚英随之说出

一句恰似惊雷炸响般的话来，“这个小妞归我了！”

皇太极一惊，就觉得心头像是突被插上一把尖刀。范文娟

则是猛然怔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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